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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強勢主導小孩的一切，「我是為你好！」這句話再熟悉不過，但簡單幾個字

的背後，卻隱藏親子間的裂縫與苦難。 

「我做錯了，我終生要受懲罰，這是畢生的掙扎……爹地說我冷酷無情、冷酷無

情、冷酷無情……荒謬，對了！荒謬的悲劇…」 

 

像是認罪自白、又似喃暔自語，電影《鋼琴師》的主角，患了精神分裂症的鋼琴

奇才大衛?赫夫考，全劇不斷重覆類似的訊息。 

 

大衛只不過想實現音樂大夢，悖逆父意，從澳洲遠渡英國進修，脫離父親的掌控。

卻不幸一生背著沈重的心理枷鎖。 

 

從大衛很小時，父親便不斷重述自己的年少不幸，祖父如何百般阻撓他拉小提琴

的願望，甚而砸碎他散盡積蓄所買的琴，不像大衛有琴可彈，「你是個幸運小子，」

父親再三說。他要大衛替他完成他的遺憾，嚴厲督促大衛練琴、參加各式比賽，

甚至要小小年紀的他，彈奏「世界上最難的曲子」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協奏曲。 

 

在許多音樂專家的眼中，大衛是難得的曠世奇才，但父親口裡吐出的卻永遠是批

評，而不是讚美。 

 

他總是說，「我知道什麼是最好的」、「沒有人可以像我這樣愛你」。 

 

矛盾的是，父親一邊希望大衛當個偉大的音樂家，一邊卻又百般阻止大衛出國深

造，因為「我是父親，這是我們的家，沒有人可破壞。」 

 

大衛和父親最終也為了音樂與彼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偌大的壓力逼得大衛很年輕就出現焦躁、怯懦、神經質的症狀，甚至十幾歲了還

會尿床。 

 

大衛終於去英國深造，在寢室貼著父親小時教他鋼琴的照片；他不斷寫信給父

親，即使每次都遭退信；他始終念念不忘要演出拉赫曼尼諾夫第三號協奏曲。 

 

音樂看似讓他超越父親，卻也與父親的陰影糾纏得更難分難解。一場他等待已久

的完美演出後，終至精神崩潰。 



雖然中年時，大衛有幸復出，但首演結束接受滿堂的喝采時，卻遍尋不著那令他

又愛又恨的身影，最後只能來到墳前憑弔父親。 

 

小鳥只是換地方被關? 

 

《鋼琴師》電影改編自真人真事。我們很可能就是那個強硬的父親，也可能是極

度情緒受傷、壓抑的大衛；很多人可能從小被父母嚴厲要求，抑鬱迄今，又在自

己做父母時，也要求孩子完成自己未曾完成的夢想，卻不知造成彼此的傷害。 

 

兒童與青少年精神醫學專家陳質采說，「現在的父母，很多具高學歷，很聰明、

能力很好，卻把力氣花在管小孩上，很悲慘。」 

 

她的一位小病人便曾抱怨，自己「猶如籠中鳥，雖然籠子會移動，但也只是換地

方被關。」但他的母親不只堅持小孩要留在才藝資優班，繼續無止境的練習，放

學後還安排他再到各式補習班上課。 

 

「強勢的父母，認為自己的價值體系是最好的，他們訂下標準讓人活在裡面，而

不是『人活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也是友緣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執行長廖清碧說。 

 

她發現這類父母有些共同的特質：擔心、焦慮、害怕、不安全感、很好面子。 

 

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彭懷真說，父母與小孩原本應是兩個獨立的圓，應要從依賴

（dependent）→學習完整分開（independent）→再學習合作（interdependent）。 

 

但華人父母與孩子卻轉成共依存（codependent）的關係，父母很在意孩子的一

切，而孩子也很辛苦，處處得考慮父母的想法。 

 

香港的教會曾針對 200多位家長做調查，這些家長過半是中產階級或專業人員。

測驗的結果發現，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父母屬於強勢父母，也就是說經常干涉限制

子女。 

 

一位任教於台北市知名國小的老師說，有一次他選定班上參加作文比賽的選手後

不久，一位落選學生的家長，抱著一堆孩子的作品與獎狀跑來學校找他，試圖說

服他改讓自己兒子上陣，甚至說，他孩子連晚上作夢都夢見自己參加作文比賽。 

 

強勢父母還有種心態，「聽我的就好了，小孩懂什麼」，這種家長常忽略小孩也是

人、有人權，不把小孩當「生存本體」，不覺得每個生命是會活出自己的路，而



只會因循傳統價值，落入「人」不存在的「日常本體」思維，就容易施給小孩壓

力。 

 

「父母愛他們心目中認定的小孩，其實是愛自己，」廖清碧說。 

 

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所長柯志恩有次對兒子脫口說了一句，「你成績

這樣，我很沒面子耶，」沒想到兒子立刻還以顏色，「考不好是我自己的問題、

是我在承受、我很難過，關你面子什麼事！」 

 

她聽了立刻識相地住嘴，避免進一步的難堪和衝突，「再說下去就是自取其辱了，

哈哈。」即使是教育心理專家，也難逃這種撈過界的毛病。 

 

用孩子的成就決定自己的尊嚴? 

 

柯志恩在《哪個媽媽不抓狂》裡寫道，有些父母其實是在用孩子的成就，來決定

自己的自尊。孩子若表現良好，父母便覺走路有風，要是演出失常，父母就像掉

入深淵，彷彿別人都在竊笑自己教育失敗。 

 

她的心理諮商工作中，處理最多的親子問題，莫過於父母親把孩子當成自己存活

的重要憑藉，過度涉入孩子的人生，讓自己的快樂變成孩子的責任。 

 

柯志恩也提醒，強勢的父母要自覺，想想看自己是不是想透過孩子，活出過去一

個沒有滿足的自己？ 

 

此外，這類的父母常出自也是對孩子高度期待的家庭。假如沒有達到上一代的期

許，就轉而用強烈的手段，希望自己的孩子幫他們完成。 

 

我是為你好? 

 

於是「我是為你好」成了正當理由，「這種假象根本就是他內在的缺乏，」柯志

恩一語道破強勢父母不為人知的幽暗處。 

 

發展心理學家包姆林，曾深入家庭與幼稚園做教養與子女行為的研究與歸類。她

發現，訂定合理行為標準，又能採開放溝通、鼓勵孩子獨立的權威開明型母親，

能教出能幹友善的子女。 

 

反而慣用絕對標準、要求絕對服從，卻少鼓勵表達、溝通的權威專制型母親，卻

易教出脆弱不成熟的孩子。 



一位國小老師便觀察到，父母過度涉入安排一切，常讓孩子不懂得應變，也無法

控制自己的情緒。 

 

他班上有位學生，家長常跑至教室偷看他上課的情形。他課業表現優秀，但每逢

重要考試或比賽，常因得失心過重，犯下離譜的錯誤。縱使常名列前茅，卻始終

與第一名無緣。 

 

而且一旦遇上突發狀況，或與同學起衝突，他常不知所措，不是發飆，便是把錯

統統推到別人的身上。 

 

別逼孩子用反叛證明自己活著 

 

為了證明自己活著，強勢教養下的小孩，容易反叛，甚至長大後走上暴力或酗酒

之途。 

 

友緣基金會執行長廖清碧曾輔導過一對親子，家長年紀輕輕便得自立，後來也事

業有成，不知不覺對孩子的要求極高，且多用責罵方式表達。孩子極度的壓抑說

不出口，轉而把所有的不滿，化為拳打腳踢、欺負同學。 

 

幸好家長意識到問題嚴重，尋求諮商協助，才化解親子間緊張的關係，以及孩子

的暴力行為。 

 

高壓教養下的小孩還有另一種可能，表面不做任何反應，私底下卻偷偷摸摸操

作，甚至鬼鬼祟祟。 

 

廖清碧的觀察是，「他們很怕鬼，老覺得自己做了壞事很心虛、有罪惡感；覺得

要是自己反叛就是不孝順。」 

 

柯志恩引用美國心理學家泰勒的看法，「確保子女成功的父母，往往會教出失敗

的孩子。而充滿慈愛關切的父母，因為能夠包容子女的失敗，往往可以讓孩子走

出另一條光明之路。」 

 

美國親子教育專家，兒童臨床心理醫生卓芙詩，在與 7歲兒子諾亞共創的圖文書

《輕鬆教養零負擔》中，告訴那些希望小孩表現得像大人的父母，別對他們期望

過高，「他們本來就不是大人！」而應該多方涉獵，了解孩子在各年紀應有的表

現，才不會有錯誤的期待。 

柯志恩也提醒父母，要先決定自己想教養出什麼樣的孩子，是「擺得出去」的小

孩嗎？ 



 

能幹父母一出場就動嘴責罵 

 

她看到許多在高度期待下急速成長的孩子，例如十一二歲便赴異鄉求學的企業第

二代，壓抑對親情深沈的渴望，「那種在獨立框架下呼吸的男孩，眼神仍讓我心

痛。」她在《哪個媽媽不抓狂》寫道。 

 

兒童精神醫學專家陳質采發現，能幹的父母常是忙得沒時間陪小孩，偏偏一出現

時，就是動嘴責罵。 

 

而在她診間出現的父母，也常等不及小孩說完話，便破口大罵，「你就是懶惰，

才念不會！」以為這樣可以很有效率的讓孩子明白父母的期望。 

 

陳質采很懷念過去整個社會步調並不忙碌紛亂的時代，父母與小孩自在作息，就

像師父與學徒，話不多，但親自帶你體驗各種事務。 

 

也因此，她建議父母找個共同空間，去經營親子能夠互動或彼此陪伴的事。她提

醒：「父母自在一點，多提供一點支持給孩子。」 

 

像女兒小時，她看文獻時，女兒就在一旁看書。有時也一起看女兒的《多啦 A

夢》節目。 

 

或者她常邀女兒一起看影片或者到外面看表演。那之後，不管看不看得懂或喜不

喜歡對方挑的影片，他們都會互相討論。「這是陪伴，不是討好對方，也很自由，

不一定那麼目的導向，或非得有什麼結論不可。」 

 

女兒現在已是高二生，母女倆仍會一起逛街、聊天。女兒有事，她也會提建議，

但決定權留給女兒。 

 

媽媽，妳已經長大了 

 

「父母不可能跟著小孩一輩子，」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洪蘭有感而發地

說。 

 

幾年前，她送兒子到美國東岸上大學，幫他打理好一切後，需立即搭機返台。洪

蘭以為兒子會送她到機場，沒想到換來一句，「媽媽，妳已經長大了，自己去吧，」

又是驚訝又是失落，洪蘭當下楞住，「啊，就這樣嗎？」重提這件事時，她眼眶

泛紅、笑中帶淚。 



 

小孩轉眼間，不就自己長大了？爸爸媽媽們，你要放心啊！ 


